
清明无处不飞花
! 施正荣

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祭
祖，走在乡村的小路上，那
层层叠叠的绿，像一片微澜
的湖水，撩拨得人春心荡
漾。满眼望去，各种野花争
相怒放，村庄到处桃红柳绿。都说莺歌燕舞是春
的前奏，万紫千红是春的盛幕，那么，最让人们迷
恋的是柳絮和油菜花，它们是春的精灵。那棉绒
似的柳絮白得像雪片一样满天飞舞，加之遍地金
黄的油菜花，拂起人们记忆的浪花。

柳絮似花非花，极为纤细、轻灵，无风时慢悠
悠地落到地面上，一遇上风，哪怕是和煦的微风，
也会慢慢飞舞起来。柳絮纷飞，满天鹅绒，确实给
春天增添色彩。它飘落在坟茔的绿草上，似一丛
丛的小百花，寄托人们对逝者的哀思。

清明无处不飞花，这是一年中最浪漫、最美

丽的季节。风在轻吟，百花
争艳，柳絮纷飞，蜜蜂采蜜，
燕子呢喃，人亦多情。每到
清明，总有人折下几根柳条
抺成一球球的，就成了洁白

的树枝上一朵朵的绿花，给男孩子挂在胸前，给
女孩子戴在头上，孩子们像青枝嫩芽一样茁壮成
长。

我童年的清明时节还有特别美好的记忆。
孩童们将柳树枝折下来一圈一圈地做成伪装帽
戴在头上，在金黄的油菜花丛中捉迷藏，忽隐忽
现，衣服上沾满金黄的油菜花，仿佛融入了大自
然。

春风柔醉在花香四溢的田野中，踏着最为亲
昵的一缕缕春光，感受花海中千姿百态的生命气
息，人们的心头生出多少温柔、甜蜜的情思啊！

做一片绿叶
! 徐红兰

赶早，回乡扫墓，但路上
仍然拥堵。车子走走停停，我
不觉被窗外各色各样、大片
大片的绿所吸引。它们或浓
或淡，或深或浅，或远或近，
绿得逼你的眼，绿得跃你的心。放眼远眺，目
力所及，似一副清新怡人的画卷在眼帘不断
延展，有时浓墨重彩，有时清雅淡疏，却绿得
恣意，绿得欢畅，使你惊异地想问：“这些个
精灵，什么时候竟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之绿？”

瞧！前两天还光溜溜的柳条，已抽出了
嫩绿的新条，似初恋的少女在柔和的春风里
忸怩地摆弄着长长的发辫，绿得心房里荡起
阵阵羞涩的涟漪。

路旁高大的杨树很不少，它们在春天的
感召下，换上了浅绿色的新装，片片绿叶似
面面旗帜迎风飞扬，如张张笑脸飒飒歌唱。
远远望去，就是一片绿色的林涛。我向树顶

仰望，它们一个劲地争着往
上长，向上，向上，再向上。它
们绿得挺拔，绿得盎然，看看
这一棵很美，看看那一棵也
很美，我要借一支画家的妙

笔，尽情泼洒这勃勃的绿意。
岸边不知名的野花随意散落在草丛里，

几棵松树则在草地上一字排开，绿得深沉，
绿得苍郁，使人感到冬日的严寒对它们生命
颜色的独特锻铸。忽然，广阔的碧绿及至眼
前，啊！是麦田，是绿油油的麦田。它们似把
一冬天蕴藏的精神、力量都释放出来了，绿
得充实，绿得全神贯注。田埂边金灿灿的油
菜花给它们镶上了一道金黄色的花边，它们
似能工巧匠织就的巨大绒毯。

春雨滴答，生命拔节。在春的世界里，我
只想做一片绿色的叶子，静静生长，悄悄倾
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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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不一样（小小说）
! 王庆

1
建国高中毕业那年，他爸就托当领导的

老战友把他挤进了县棉麻厂。
建国上衣的兜盖上经常别着一支亮晶晶

的钢笔，像个城里人。没多久，厂里的职工小
红就看上了他。

他俩的恋情很快公开了。吃供应粮的城
里姑娘，又是正式工，怎能嫁给一个乡下佬？
小红的爸妈极力反对这桩婚事。

小红哭肿了眼，建国很心疼，他捶胸顿
足，歇斯底里地大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
么？！”

小红抽泣着说：“你傻呀，我跟你不一
样！”

2
小红的爸妈拗不过小红，她最终还是嫁

给了建国，婚房就设在棉麻厂的职工宿舍。
十年后，棉麻厂破产改制，一个拥有几百

号工人的企业一夜间说没就没了。
小红领了一笔安置费下岗了，以后每月

还能领少量的基本生活费。
建国是临时工，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直接

卷铺盖走人。
建国愤愤不平。

小红安慰说：“算了，别想那么多，
我跟你不一样。”

3
建国凭借过硬的技术，很快在一

家私营企业做了生产骨干。企业待遇
不错，工资高，还给他缴纳了“五金”。

小红没有什么专长，下岗后在一小区做
物业管理员，收入一般。

小红有些忧郁。
建国宽慰说：“这样也好，工作轻松，能方

便照顾孩子。”
小红若有所思地说：“这倒也是，我跟你

不一样。”
4

建国虽没有种过地，但他户口一直在村
里。

建国名下的承包田不但没有了税赋，还
能获得政府补助。

村里把剩余集体土地转包给了种粮大
户，所得租金全体村民年底分红。建国也有
份。

这是每年雷打不动的额外收入。
小红心动了，她想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

随建国，迁到村里。
村民们说，城里人别来凑热闹，没门！
建国说：“这事确实不好办，我看就算了

吧！”
许久，小红才怅然地说：“说到底还是你

好。唉，我跟你不一样！”

相亲记（小小说）
! 寒蝉

她坐在石桌前低矮的沙发
里，偷偷打量下对面同样陷在
沙发里的那个陌生人。虽然年
龄大了点，但还算精神。还未来
得及仔细看个眉目，却发现对
方也面带微笑炯炯地看着她，吓得她赶紧缩回
了眼光，不自觉地轻咳了声，两只手互相交缠得
更紧了。侍应生过来问需要什么，她照例点了一
杯卡布奇诺。其实说是她爱喝，倒不如说她喜欢
看那漂浮着的奶油上点缀的一点柠檬片。一直
以来她都喜欢这些漂亮装饰的风华。水果她最
喜欢樱桃，也不是为了口味，就因为那圆圆的一
点红，无论是大捧放在篮子里还是一颗颗挤在
盘子里都鲜艳娇嫩得让人怜惜，而她最爱用玻
璃器皿展示樱桃的狐媚。为了这些，曾经的丈夫
总鄙夷之神经，而她一如既往地会为寻一只透
明而声音清脆的红酒高脚杯奔波于超市间，并
从中获得家一般的温馨享受。

她猜想对面这个老男人一定会点一杯茶，
因为多次相亲见面的经验告诉她，一般同她差
不多大的男人都会叫杯咖啡，而上了年纪的男
人基本都是要茶———她所认为上了年纪，似乎
是以大她十岁来衡量的。果然那个人叫了杯茶。
因为是台湾人的缘故，点了杯本地人不怎么喝
的乌龙茶。这同她的猜想也是一样的，用两个手
指拈捏着小匙慢慢搅拌咖啡的她不禁暗中得意
地笑了。她经常这样猜度人家心思，然后偷着
乐。那个男人看到她微微翘起的嘴角，仿佛得到
了鼓励，终于开口了。

“这里很美丽呀。”
标准的没话找话说，她心里道，但还

是礼貌地说：“是的，台湾好像也很美
吧？”

“系啊。”对方冒出了句南方人才有
的普通话，让她嘴角又开始上翘，不用找
镜子她也知道这次不是往两边均匀地上
翘，她的嘴角一定是在往右上边弯得多
点了。因为她看到这个大十多岁的男人
随着一声“系”居然冒出了一丝傻气，上
了年纪的人出现了一丝与年龄不相符的

表情，尤觉滑稽可笑。对方接着
在用那模糊不清的口齿介绍着
他自己和他的家世，她低头一
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咖啡，不时
微笑轻应，其实也没有听进去

什么。
她想着当初离婚的时候是如何慷慨激昂

啊，以为壮士这一去一定是满载而归，而任是哪
一种选择都比曾经的丈夫要爱她许多，要男人
许多，可事实好像不然。当走出婚姻的围墙，她
发现即便当初她是多么向往脱身也是遭遇了沉
重的打击，还捎带上了孩子的茫然和父母的担
忧，曾经骄傲的她也沦为了人们可怜的剩女行
列，要以相亲这个别扭的方式来解决婚姻问题
了。

面前的这个人突然没有了声音，仿佛问了
她句什么。她恍然抬起头看着他，他以为她没有
听懂，又和善地微笑重复了一下。原来他是邀请
她明天同他一起游玩小城。这种游玩是她最头
疼的事，她实在想不出同这么陌生的人如何同
游一天，虽然说慢慢会熟悉起来，但这个“慢”的
过程就够啃噬她了。

“啊，对不起，我明天还有点事情。”她说完
看到对面那满脸的笑容荡漾开去到最后化为了
失望，“就这样吧，时候不找了，您明天还要早起
游玩。”“哦，明天不会很早啦，要到八点呢。”“呵
呵，我明天还有点事情，欢迎下次来玩哦。”

“下次…… 可是下次…… ”那个男人站起
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知道他大概是想说：如果
你对我有感觉，下次来就结婚了呀。哈哈，她心
中大笑，嘴角又向右弯了，“下次吧，下次吧，嗯
…… ”说着，她弯腰拎起自己的包招呼着侍应
生买单，那人抢着去买单了。她兀自走出了咖啡
馆，挥手叫了辆出租车，等那人出来，她做了个
请他上车的姿势，等他进去了，然后对司机说：

“请把这位客人送到宾馆。”关上车门，她对着车
窗挥挥手。“你不回吗？”他探头出来问。“我家
离这儿近，我散步呢，再见。”“再见…… ”

她脚步轻盈地走在路上，路边的霓虹灯次
第闪着，她的路也这样忽明忽暗……

发小有房（小小说）
! 杨正彬

忙完一天的工作，刚刚坐
下，就接到发小打来的电话。

“喂！兵哥！我亮仔！最近
在苏州买了一套大些的房子
养老，年前准备搞个乔迁仪
式，想请你、嫂子和小侄女一
起过来玩玩！”

发小说话直来直去，不喜欢拖泥带水。他淳
朴仗义，和我兄弟般相处四十多年，情谊深着哩！

发小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先在建筑工地
干活，后做水电安装，如今是个包工头。他头脑活
络，之前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已有多处房产，
加上这一处，共计九套，身家起码几千万。现在接
到他的电话，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首先祝贺你，兄弟！年前什么时候乔迁？”
“腊月二十八。”发小很开心，并且极力压制

着自己的得意，“哦，对了，过年不回去，就在我这
儿过，咱们弟兄好好聚一聚，好好喝几盅！”

我稍加思索，说：“行啊！是该好好聚聚，好好
聊聊了！”

发小在电话里和我谈了半天。临末，他对我
说：“另外想麻烦哥哥操个心，我老家的房子说舍
是舍不得，但也没人再住，如果有人买，随他开个

价，三文不值两文的给我处理
掉。行吗？”

我说：“这个小事一桩，客
气什么。”

在我眼里，他乡村的别墅
不是皇宫，也可以算是仙人

洞。现在任由人家随便开价，不等于是当青菜萝
卜白送吗？这样的买卖只要我一公布，要的人还
不抢破头？

挂了电话，回家。妻子要加晚班，还没回来。
当架好车，掏出钥匙准备开门之际，我忽然想，我
是不是应该立即去找妻子商量商量，我们东拼拼
西凑凑，自己把发小的房子买下来！想到这，我立
马跨上车，调转车头，急匆匆向妻子的工厂赶去。

见了妻子，我难捺异常的兴奋，把事情的来
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不行！人家的房子让别人去买！”
妻子的脸色很难看，甚至带着几分鄙夷。
在渐冷的暮色中，我默不作声。我知道，其实

妻子不是不想买发小的房子，她是在刻意惩罚自
己，当初为什么在我和发小之间这么轻率地选择
了我———一个至今仍然骑车、没房，挣扎在乡村
的穷夫子。

家乡的茶
! 谈健

我的家乡溧阳盛产茶。溧
阳最为人熟知的是天目湖，所
以溧阳的茶大部分叫天目湖茶
或者溧阳茗茶。

我家就有茶场。我清楚地
记得，曾经贫苦的日子，是妈妈靠着茶支撑
起了我们的家。

虽然家有茶场，茶叶在我家显得稀松
平常，可是我不爱喝茶，更不懂茶，只是随
着年岁的增长，了解到了一些茶的知识。我
们那儿一般只是采茶叶卖给专门收茶叶的
人，可以说是利润最少的，只是赚个辛苦
钱。每年清明前半个月是茶开采的时节，村
上的妇女们在“蛰伏”了一个冬天后开始

“大展拳脚”。刚开始往往是鲜茶最贵的时
候，等到清明那场雨落下，鲜茶的价格就要
大打折扣了。

采茶是件很辛苦的事。每到采茶时节，
母亲总要在清晨四点前上山，一天就要在
山上度过了，饭也早上带到山上去吃。胸前
系一个大围裙，围裙上有一个大口袋，或者
腰间系一个竹篓子，这是采茶人最常见的
打扮。采茶是个细活，更是个力气活。说它
是细活，因为茶叶要采得大小适中，通常是
一芯一叶，茶梗不能有。采得不好，挑剔的
收茶人是不收的，一天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说它是力气活，因为一天十几个小时，需要
在茶叶间“腾挪闪跃”，采茶人比谁都知道
茶叶的珍贵，所以不管是低处还是高处的
茶她们都不愿浪费。其实采茶更是个技术
活。小时候，妈妈没时间带我，就把我骗到

山上采茶，采到多少卖了钱全
都归我。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可是往往一上午，我只能弄个
二三两。真正熟练的采茶人，一
天下来少说也有三五斤。她们

一般是两只手左右开弓，就像两只蜜蜂于
花丛中飞舞。

我爸爱喝茶，其实我知道他一点也不
懂茶，但是他要喝。雨前茶是舍不得喝的。
往往在一年的采茶季结束时，那时候茶叶
长得很大，妈妈会采一些，自己烘焙，给老
爸喝。这样的大叶子茶不值钱，老爸喝也舍
得。在外读书和工作后，我每年也会让老妈
帮我准备一些茶叶，品质好的，有时候送朋
友，有时候自己喝。我喝过许多种茶，说实
话我真的喝不出好坏。我问妈妈为什么我
们家这儿的茶没有名气，妈妈说：“这里的
茶卖相不好，但是吃口好。”我家的茶都是
黄土土壤种植的，只用化肥不用农药，每年
还要上几次羊粪或者兔子屎，另外因为雨
水较为充足，所以茶叶长势好、长势快，往
往来不及采，这样就导致茶的品相不够好，
可是因为雨水充足土壤好茶味却更绵长。

妈妈已经六十多了，每年的采茶季都
是我最担心的时候，怕她太拼命，身体吃不
消。无论怎么劝她，她都不肯放弃，而且每
次说得很理直气壮：“人家七八十岁都在山
上拼命采，我不采看着茶荒废掉啊。”

清明回家，我泡了一杯新茶，茶叶在沸
水中舒展，也许比起那些名茶外形是丑了
点，却入口清苦回甘。

购物记
! 周海云

我是个很懒的人，对于女人都特
别喜爱的逛街这个活动都很难提起
兴趣。不过呢，这也形成了只要去商
场必买些东西回家的习惯。

因为周末宝宝学校有活动，昨儿
我跟她爸就带着她去了超市储备零食。

来到超市，一楼有一个卖装饰品、头饰、玩具
的店，就拉了宝宝进去看头饰。拿了发圈给宝宝
戴，她戴了一个又一个，问好不好看，她说：“好看
是好看，但是还是不要了。”说完就放回去了。最
后，在我强烈要求下，她在最便宜的那堆塑料制
品里选了一个。她爸在边上又帮她选了一个布艺
的，说戴上挺有文艺范。可宝宝坚决不肯要。

不要就不要吧。那我再买几根发绳吧，她以
前的发绳都坏得差不多了，还剩两对能用了。可
她说：“我还有发绳！”并摇摇头，以提示我确实是
有的。我眨巴下眼，看看她说：“多买几根不同的，
好配衣服嘛。”好说歹说，宝宝才拿了一对儿。

我去付钱那会儿，看她在边上玩个枪形的玩
具，就问了句：“买个回家？”她头也没抬：“不用

了，我玩会儿就不玩了。”说完就把玩
具放下了。

于是，我们上楼。这次的主要任
务，是购买宝宝出去旅游时的食物。
宝宝在路上拿了个小车，推着跟我

跑。开始是跟着我，可当她拿了瓶水，又帮我选了
一瓶我爱喝的，就飞奔到下一区了。我拿着个大
瓶的“王老吉”在后面喊她，她甩给我一句：“那个
不要了，已经有了、有了。”这后面，就成了一个区
域我只能选一样物品，选完她必跑。忍无可忍，让
她爸抢夺了她的推车权。终于，可以安心选东西
了。

来到奶制品区域，让她选点牛奶。好嘛，她愣
是看了半天，然后费力地拿起一个“买一送一”
的，放进了购物车。我看到那个带小匙的挺好，就
拿了一个。她看看也想要，再一看价钱，7元多，
连忙摇摇手，飞奔回去拿了一个 3元也带小匙
的。她爸说了句：“宝宝咋这样。”我无力地回了
句：“你不知你家宝宝小气啊。”旁边的一个老奶
奶也乐了。


